
铁路 大 盗 覆 灭 记
——“5·29”十八万元特大烟案侦破记

洋子

一、殊死搏斗
胡店 ，位于宝 （鸡 ）天 （水 ）铁

路线 的 中 段 。以 渭河为界 ，河南
岸属甘肃地盘 ，河北岸为陕西地
域。

5 月 29日 晚22时30分 ，西安
铁路公安处拓石车站公安所接到
胡店站报告 ：1803次列车通过东
口至胡店区间时 ，有人从车上掀
下大 量香烟 。接报后 ，所长 罗 兵
立即部署安排 ，命令民警陈迟向
上级汇报 ，联系1803次在拓石甩
车清 点 货物 。而后 ，带领民警刘
照根和两名联防队员乘货车于23
时30分赶到胡店车站 ，对情况了
解后 ，迅速制定了行动方案——
从渭河南北两岸夹击罪犯 。

民警刘 照根主动请战到社
情比较复 杂 的渭 河南岸执行任
务。

罗兵带领车站职工顺渭 河
北岸铁路线赶往现场1298公里
+900米 ，除有大量被掀香烟外 ，
没有发现案犯 。这时 ，一道闪 电
横空 而过 ，接着下起了 大雨 。为
了避免烟受损失 ，罗兵组织车站
职工 将 烟 全 部 搬 到 隧 洞 内 。而
后，在周围搜索…

民警刘 照根带领两名 联防
队员在夜幕中 穿过联结渭河两岸
的吊桥 ，在公路边发现一伙人向
一辆汽车上装东西 ，他用手 电一
照，发现车上装有箱子和汽车轮
子，装 车 人却慌慌张 张 。刘 照根
上前盘问 ，一伙人吱吱唔唔回答
不上来 ，妄想 溜走 ，有 多 年 山 区
警察职业的刘照根马上明 白这是
一伙盗窃铁路运输物资的犯罪分
子，他 当 机立断 ，拔出手枪 ，喝令
全部 站 住 ，同 时鸣枪警告报警 ，
随即冲上前 ，趁这伙罪犯发呆之
机，摁倒一个 交给联防队 员 ，转
向又擒拿第二个罪犯 ，罪犯身强
力壮 ，不肯就范 ，搏斗打成一团 ，
从公路上对打到水沟 ，在水沟里
滚来滚去 ，当 他刚把罪犯制服在
地，扭住胳膊准备上铐时 ，被 另
一罪犯用砖头击中头部和胳膊 ，
不由 眼 前一黑 ，手一松 ，罪犯脱
逃……当 刘照根缓过神来 ，罪犯
已逃走十 几米 ，他又开一枪 ，罪
犯跳下公路崖边亡命逃窜 。刘照
根摇摇晃晃站起 ，回 身发现第一
个被擒罪犯正在 同 联防队 员撕
扯，作鱼死网 破之 斗 。刘 照根不
由怒 火 万丈 ，他 忍着痛疼 ，过去
—枪托砸在罪犯后背上 ，将其打
倒。这时 ，在渭 河北 岸发案现场
的罗 兵听到枪声飞速赶到 ，一同
将罪犯擒获归案 。当 场截获长城
客货 汽 车一辆 ，抓获 司机一人 ，
查获盗窃铁路运输物资汽车轮子
44个 ，药品47箱 、调料800斤 、工

厂厂服100件等物 ，价值5万余
元。

半夜 ，拓石所增援民警汪
宝华 、贺 承 喜 、王 天 珠 、王 克
斌、李 建 帮得知 消 息 ，扒乘货
车到达柿树林车站 ，后摸黑徒
步11公 里 到 达 胡 店 ，投 入 战

斗。
为了搜集罪证 ，罗兵重新组

织人员对现场周围沟沟坎坎进行
搜寻 ，拾到一张名叫 “王小军 ”的
身份证 。通过连夜摸排 ，了 解窝
脏地点是公路前面马头村六组唐
X X家 。这时 ，唐全家人外逃 。鉴
于此情况 ，罗兵同天水北道区东
岔乡 派 出所联系 ，依法对唐家进
行搜查 ，从其家 中 搜出 工厂厂服
23件 ，调料15斤 ，衬衣38件 ，童鞋
数十双等赃物 。

凌晨 ，民警陈迟联系被盗车
在拓石车站甩车清点 。托运单位
是云南省烟草储运公司梁亭转运
站，收货单位是甘肃卷烟销售公
司。共装红塔山 、阿诗玛 、红梅香
烟1500件 ，价值230万元 。经清点
少42件 。从发案现场追回香烟35
件零25条 ，价值18万余元 。

陈迟还从被盗烟草 里提取
罪犯遗留在现场的仿羊皮夹克衣
服—件 。

二、墁亭追捕
案情重大 ，18万元香烟特大

案引起了西安公安处 、宝鸡公安
段领导 的 高度重视。30日 上午 ，
宝鸡公安段段长王川好在听取了
拓石所案情汇报后 ，立即调集精
兵强将组成“5·29”专案 组 ，刑
侦股副股长刘彦高为组长 ，拓石
所所长罗 兵 、刑警队副队长王新
安为 副 组长 ，民 警邢晓 明 、伊安
保、刘 照 根 、陈迟 、贺承喜 、孟宏
伟为组员 ，全面开始侦察破案 。

当日 ，专案组对刘照根殊死
搏斗抓 获 的案犯赵虎林进行审
查，通过审查 ，弄清 了 赵虎林真
实身份 ，他真名叫何来义 ，23岁 ，
天水北道新阳 乡 赵家庄人 。在证
据面 前 ，他交待了 伙 同 王小军 、
贺小 义 、三秋 、小 李子五人在东
口至胡店区间掀货盗窃 日 本进 口
轮胎44个 ，大香 （调料）800斤 ，药
品14箱 ，厂服123件 ，衬衣38件 ，
方便面8箱的犯罪事实 ，对烟案矢
口否认 ，但提到了还有一窝藏在
东岔地区经常活动的情况 。

根据案犯 口 供 ，专案组对案
情重新进行了研究 ，决定兵分两
路，一路由 邢警队王新安带何来
义去天水抓捕同案犯 ；一路由 罗
兵带人到胡店深入调查 ，摸排烟
案线案 。

31日 ，罗 兵带领陈迟 、贺承
喜、孟宏伟赶到胡店 ，顶着烈 日 ，
走村访 户 ，翻 山 越岭 ，调查陕甘
交界的两 乡 八村上百人 ，在晚7时
得到一重要线索 ：天水北道区东
岔乡 桃花村个体司机李安林30日
曾给6个天水人拉7包棉花 （后查
实是羊毛绒 ）去天水 ，因 无钱付
运费 ，司机在途中——白桦林场

墁亭 工 区 处停车
不走 ，6个天水人
将东 西放在 工 区
一熟人家 。为了尽
快查实擒获案犯 ，
罗兵请求胡店 车
站站 长 崔安全联
系二辆吉普车 ，连
夜赶赴墁亭 。

胡店东 岔 乡
距墁亭有60多 公
里，山 路 崎岖 ，小
道难行 ，常有塌方
断道 ，一路上 ，干
警们 多 次下车清
理路面石头 ，才使
车辆通过 。晚22时
30分赶到墁亭时 ，
发现墁亭工 区 院
子很 大 ，地 形 复
杂，如 果 行 动 不

慎，案犯很易逃窜 。为此 ，罗兵慎
重地推出行动方案 ，从四面将 院
子全部包围 ，将林场职工20余人
召集在一起 ，经询问没有发现要
找的 案犯 。通过就地调查 ，有人
提供说 ：他们分别住在两户农民
家。罗兵立即安排陈迟和站长崔
安全在林场守住 ，而后 ，带领民
警贺录喜 、孟宏伟在工区职工胡
小军帮助下 ，前往抓捕罪犯 。到
了村头一农民家 ，原计划由 胡小
军叫 门 ，但考虑到罪犯凶残 、为
了避 免 意 外 ，罗 兵 临 时改 变计
划，带领 民警提枪破门而入 ，将
正在被窝里的罪犯廖文斌擒获 ，
将其带到工区交陈迟看押后 ；又
到另 一农 民家 ，罪犯胡进 力 、胡
志选 、刘向前均为天水北道新阳
乡农民 ，正在床上看 电视 ，突然
看到破门而人的警察 ，急忙下地
拿起铁棍 、铁锨准备反抗 ，被 罗
兵鸣枪震慑住 ，除罪犯胡继红和
“ 甘娃 ”因 回天水取钱漏网外 ，全
部抓获 。同时查明了被盗7包羊毛
绒放在廖文斌住的农民家 。

将四 名 罪犯连夜拉 回胡店
突审 ，案犯交待了在东 口 至胡店
区间盗窃7包羊毛绒的犯罪事实 ，
但对烟案则拒不承认 。

得知胡店抓获 四 名 罪犯消
息，王新安带人连夜扒乘货车赶
回胡店 。根据案情进展 ，专案 组
决定 由 贺承喜 、孟宏伟 、伊安保
雇一辆汽车拉羊毛绒 ，同时守候
抓捕在逃犯胡继红和“甘娃”，由
王新安 、罗 兵 、邢晓 明 对四 名 罪
犯继续审查 。

贺承喜 等 人在墁亭守候一
天，罪犯未露面 ，贺承喜将赃物
羊毛绒押 回 去 ，孟宏伟 ，伊安保
在此留守两天也无战果 。

专案 组对四 名 罪犯反复提
审，他 们 对 盗 窃 羊毛 绒供 认 不
讳。刘向前还主动交待说 ，5月 27
日，他 和 胡 进 力 打开 一 货 车 车
门，发现 里面装 的全是沙轮 ，没
有下手 ，只是胡进力把装箱单装
在口 袋 里 。但对烟案 ，四 犯就不
认帐 。当 出示在被盗烟车发现的
仿羊皮 夹克衫 ，让罪犯辨认时 ，
刘向 前脱 口 而 出 ：“衣服是胡进
力的。”稍候 ，又改 口 否认 。当 衣
服出 示 在 胡 进 力 眼 前 ，还 没 发
问，胡进 力 精神恐慌地否认 。其
他罪犯对“5·29”发案时间活动
情况也都支吾其词 。

案件陷入僵局 。
三、审讯突破

为了打破僵局 ，尽快攻下此
案；6月 7日 ，段长王川好召集刑侦
有关行家里手对“5·29”案件进
行“会诊”，并制定 了 工作计划 ：
1、在对罪犯进行审查时 ，采取狱
侦手段 ；2、对仿羊皮夹克衫进行
警犬鉴定 ；3、根据衣服里发现的
抬头“西宁市五金工具厂”“青海
省汽车车桥厂 ”和河南省增值税
发票第六联单据 、组织人力调查

核实 ；4、对发案现场周 围进行深
入细致地调查 ，摸清案犯行动踪
迹；5、组织警力到天水抓捕案犯
胡继红 、何小文 、王小军 。

各行动小组受令 后分头行
动。

要确定罪犯 ，最主要的是要
有证据 。

日历一天天撕去 ，但案情进
展缓慢 ，专案组成 员心如 火焚 ，
流逝的时间在焦灼着每个干警的
心。

王新安带 6人去天水抓捕 ，
无战果 。

陈迟 、伊安保直达西
宁，通过东桥厂保卫科和
供销科协助 ，查明发票是
河南省郑州 白 鸽集 团 有
限公 司 西北销售分公司
给汽 车车桥厂和五金 工
具厂发沙轮的装箱单 ，核
实厂 里大票 货物沙轮没
有丢 失 ，只 是少 了 装 箱
单。

按常规 ，装箱单应该
同货物在一起 ，不应随意
在他手中 。由 此判定被盗
烟车 上 的衣服应是胡进
力的 。

6 月 20日 ，嗅源鉴定
出来 ，现场遗留仿羊皮夹
克衫 与胡进 力 衣服气味
一致 。但 多 次 提 审 胡 进
力，却拒不承认 。鉴于这
种情况 ，专案组决定把突
破口 放在刘向前身上 ，加
强狱侦力量 ，力争尽快突
破。

王新安亲 自 给收审7
号人犯李XX布置任务 ，
让他掌握刘向前在狱内活
动情况和审查后的心理状
态。

6 月 23日 ，人 犯 李
X X向专案人员反映 ：刘
向前问我怎么办？他说 ，
棉花 （指羊毛绒 ）是我掀的 ，烟不
是我掀的 ，这事说出来 ，能不能杀
头？……

刘犯思想 已经出现动摇 ，王
新安和邢晓明立即第10次提审刘
向前 ，向他反复交待政策 ，开展攻
心战 ，并适时出示证据 。在强大的
攻势面前 ，刘向前突然问出“能不
能保住我的头 ”这句话 。将作案过
程全部供出 。原来这是一伙经常
盗窃铁路运输物资的犯罪团伙。5
月26日 ，六犯纠集成一伙 ，坐424
次客车到胡店 ，27日 打开一车门
看是沙轮 ，没盗。28晚盗走7包羊
毛绒。29日 下午吃过饭 ，胡继红对
其它几人说 ：货 （指羊毛绒 ）有点
少，再弄些 。预谋后 ，让刘向前掀
货，刘 说肚子痛没去 ，又让廖文
斌，胡进力掀货 ，其余三人接应 。
而后 ，廖 、胡乘424次在林家村站
下车 ，扒上1803次货车 ，车运行到
固川站停车时 ，两人将第20位运

行的右侧棚车 （车号697328）车门
用钳子打开 ，当 车行至东 口 至胡
店1298公里十900米处时 ，两人掀
下大量的红塔山 、红梅香烟 ，在胡
店下车后和接应案犯赶到现场周
围，因见有人打手电没敢过去 ，后
被列车司机和车站工作人员发现
香烟 ，便一窝逃走 。

专案组第二个突破的是廖文
斌。廖犯已婚 ，有两个孩子 。多次
交锋 ，专案组已号准廖犯的 “脉 ”
是怕掉脑袋 ，为此 ，王新安 、邢晓
明从家庭观念上打动他 ，从人情
事理上开导他 ，终于使这个顽固
的罪犯低下了头 ，痛哭流涕地交
待了作案过程 。

胡进力年龄二十 ，文盲 ，流窜
社会 已有5—6年历史了 ，他人小
鬼点子多 ，特别狡猾 ，而且也得知
这么大的案子说出来要杀头 ，思
想包袱较大 、抗拒心理特别强 ，一
口钢牙 ，死咬不交待 。当王新安对

他稍一松 口 ，他便进攻 ，提出帮助
开脱开脱 ，给4000元 ，后又提出给
10000元 。他这种急于脱身的表白
进一步证明 了他有重大问题 。王
新安和邢晓明警告他不要耍小聪
明，老老实实交待才是唯一出路 。
同时 ，向他出示证据和警犬鉴定
书，在铁的证据面前 ，他脸色惨白
对盗烟作案过程供认 。

最后攻下胡志远 。专案组成
员拿出胡犯未婚妻写给他的规功
信和其二哥代表全家写给他的一
封信 ，从家庭观念出发 ，打消他的
思想顾虑 ，攻克他的最后思想防
线，使他痛痛快快将问题全部交
待出来 。

四名案犯对盗烟事实供认不
讳，口供一致 ，画押签字认罪 。

经过28个昼夜奋战 ，终于攻
下这起特大烟案 ，并—起破刑事案
件11起 ，其中特大4起 ，重大5起 ，一
般2起 ，追回赃物价值30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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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近

半
数
的
人
退
学
了。

我
也
适
应
不

了
那
繁
忙
且
紧
张
的
生
活，

也
想

退
学，

但
那
“
世
上
无
难
事，

只

怕
有
心
人”

的
话
语
又
在
耳
旁
响

起，

我
便
横
下
一

条
心，

苦
读
十

年，

终
于
获
得
大
专
文
凭，

为
以

后
的
人
生
之
路
铺
就
了
一

定
的
文

化
基
础。在

学
文
化
的
同
时，

我
潜
心

钻
研
业
务
知
识，

夜
以
继
日
废
寝

忘
食，

数
年
之
后
在
工
作
上
就
能

独
当
一

面，

起
草
业
务
所
需
的
各

式
文
稿
了，

并
作
出
了
一

定
的
成

绩。

可
是
不
幸
发
生
了，

刚
过
而

立
之
年
的
我，

右
眼
生
病
失
明

了，

左
眼
视
力
模
糊，

不
得
不
从

令
我
满
意
的
工
作
岗
位
到
那
兴
味

索
然
的
医
院
治
疗。

我
躺
在
病
床
上
心
潮
起
伏，

反
反
复
复
地
回
顾
了
我
走
过
的

路。

解
放
前
我
求
学
时
喜
读
名
家

名
作，

萌
生
过
将
来
我
也
写
作
为

劳
动
人
民
争
光
的
想
法。

但
是
我

既
没
出
生
在
书
香
之
家，

又
非

“
神
童”
，

何
况
念
完
高
小
就
谋

生
去
了，

那
写
作
也
成
了
水
中
月

镜
中
花
！
在
岁
月
流
逝
中，

我
常

为
不
会
写
作
而
惭
愧。

谁
知
后
来

又
因
文
化
革
命
受
冲
击
和
以
后
出

任
单
位
领
导
成
员，

这
学
写
作
的

事
一

搁
就
是
近
二
十
年
！

光
阴
似
箭，
日
月
如
梭
，
如
今

老
了，
退
居
二
线
了。
我
这
才
想
起

要
赶
快
作
事。
我
写
了
几
篇
习
作，

投
出
后
都
泥
牛
人
海。
因
而
已
满

头
花
发
的
我，
不
顾
那
些
窃
窃
议

论，
又
读
了
四
年
函
大
，
并
时
常
向

人
请
教，
到
我
略
微
开
窍
时，
已
到

了
退
休
年
龄
了。
在
家
里
闲
不
住
也

不
服
输，
爬
格
子
写
得
几
篇
稿
件，

竟
被
报
刊
采
用
，
为
征
文
大
赛
写
的

那
篇
还
得
了
头
奖。
虽
说
写
几
篇
小

文
算
不
了
什
么，
然
而
对
我
却
是
心

灵
的
慰
藉，
精
神
的
寄
托。
我
想
，
人

的
一

生
实
际
上
就
是
不
断
克
服
困

难、
不
断
攀
登、
不
断
奉
献
的
一

生
，

人
生
的
意
义
也
就
在
于
此
吧
？
那

又
分
什
么
老
幼
呢
？

怕做 “上 帝”
文/林冠

那一天 ，我与 妻 以 “上帝”的 身
份步入一家商场 ，想赶时髦买件高档
西服 。刚 来到那开 架 售衣处 ，就有位
小姐 看准 了 我要买西服似的 ，甜甜地
说：“您这 身材穿西服肯定很 帅。”
我听 之 后 不 觉 有 些 脸 红 起 来 。转 眼
间，小 姐 已很麻利地挑了一套银灰 色
西服 ，对 我 说：“这 套 西 服 您 试 一
试。”这时我 已完全处于一种 受人摆
布的 情形 了 。我便穿 上那套西服 ，在
试衣 镜 前 左 顾 右
瞧，就在我试衣期
间，小 姐不停地介
绍了 这套西服的 优
点，从 颜 色 到 款
式，从 大 小 到 做
工，从 牌 子 到 价

格。这件西服几乎成了 唯一能适合我
穿，我也 唯一能挑选到 的举世无双之
服了 ，说得你立 即就想掏钱 ，一 向 不
开放的 妻也被这位小 姐说得动了 心 ，
便对 我 说：“看 人 家 小 姐 说 得 这 么
好，钱贵就贵一点吧。”于是我便花
了800多 元 钱 买 下 了 这 套 西服 。有 生
以来我还从未 穿过这么贵的衣服 ，也
算创 下 了 我穿衣之最 。回家 的路上心
里很 高 兴 ，不住在感叹如今的服务态
度真是大变样了 ，心想 ，明 天 穿上这
套西 服 上 班 一 定 会 令 同 事 们 刮 目 相
看。可是 ，当 我第二天穿 上这套西服

上班时 ，同 事们看之后却说我上 当 受
骗了 ，象 这 样 的 西 服 顶 多400元 就能
买到 。我有 些不相信 ，人家小 姐说得
有根 有 据，800元 买 这 样 的 衣服 绝 对
不贵 ，一 向 精明 的 小王便和我打起赌
来，让我 拿400元 ，他 到 同 样 的 地方
保证能买 回 一套 同样的衣服 ，我就更
不信 了 ，便真 的 拿 了 400元 给 他 ，看
他是真是假 。下班后 ，我们便随小王
来到 那家 商场 ，只见小王 与 那位小姐

一阵讨价还价之
后，只 花 了 350
元就买 回 了 同 样
的一套 衣服 ，我
不禁愕然 。昨天
买回 衣服 的那份
心情 ，今 日 已荡

然无存 ，后悔这 回 “上帝”做得太 窝
囊了 。

想想从 前消 费 者如乞 丐 的时候 ，
我是非常 害怕上街的 。现在 ，被奉 为

“ 上帝”了 ，我也是偶尔才上街 ，没
想到 “上帝”就是如 此滋味 ，其实 ，
平心 而 论 ，消 费 者 也 是 普 普 通 通 的
人，做乞 丐 当 然不行 ，但他们并不需
要做什么被人玩弄 的 “上帝”，我倒
是想 ，如 果 商场店铺 的 老板 、小姐们
能用 平常心把消 费 者 当 作普通人看待
就足 够 了 。说 到 底 ，我 实 在 是 怕 做

“ 上帝 ”小囡 路泞 摄

老杜卖豆芽
南河

老杜卖豆芽在这一带
出了名 ，大家都说他的豆
芽不仅鲜嫩 ，水灵 ，没有用
什么化学剂催生而保持了
“ 原汁原味”，而且价钱合
理，是绝好的豆芽儿 。

其实 ，对于杜义平来说 ，单单
是放下架子去卖豆芽 ，真是很不
容易的哩 。

老杜本是老干部 ，是局长 。退
休回到家里后 ，万没想到竟迈进
了一种难言的人生窘境 。老婆说 ：
“你干了几十年还算个局长哩 ！
落了个啥 ？如今孩子单位放假 ，
你的工资也按时发不下来 ，物价
又飞涨 ，日 月 光景咋过呢？”儿女
便接上话茬儿 ：“俺爸一生廉洁 自
律，两袖清风 ，一尘不染 ，就是不
吃不喝也太值得了 ！”

老杜低头不语 ，抽着劣等烟 ，
简直想哭 。想来 自 己几十年兢兢
业业 ，没有一丝非分之想 ，以“老

黄牛 ”自 慰 自 豪 自 乐 自 居 。按说 ，
他完全有条件有机会调到有“油
水”的有关局里去工作 ，可他很固
执，“干啥不是为人民服务？”所
以“清水衙门 ”直干 到今天 ！可
是，他不悔 。凭同事 、下级那一份
尊重他就够了 。可现在下来了 ，且
不说那些总来说好话甚至送点小
礼品的人不见了 ，连工资也常常
不按时发了 。

老这样总不是个办法吧？托
熟人 ，承包一个什么工程 ？听说
那是挺挣钱的 。但他又否定了 ，他
不想求人 ，也不愿那样干 。联合几
个人开采黄金 ，或长途贩运个什
么？他也否定了 ，本钱呢？多年

来他节衣缩食 曾有过3000元积
蓄，可去年大儿子结婚时花了个
净光 。想来想去 ，老杜想起了卖豆
芽——他小时曾干过的营生 ，娘
管生豆芽他管卖 。同时 ，他详细
算过帐 ，如今做这买卖每天至少
赚它十七 、八块钱 。有人听老杜
说：万事开头难 ，他第一次带着
豆芽闯市场时 ，心里着实不是滋
味，脸直发烧 ，简直象偷了人一

般。连头也不敢抬。“杜局
长，是你卖的豆芽吗？”偏
偏有 熟 人问他 。他实在想
哭。又一 想 ，自 己又没做亏
心事 ，脸上发什么烧 ，说好
听些还是发挥余热呢 ！头皮

—硬 ，他闯过了那难堪的一关 。
如今 ，老杜已经卖了一年半

豆芽 ，不但在银行里有了存款 ，身
体健康了 ，脸色有黑有红的 ，比前
几年显得年轻多 了 。我在蔬菜市
场常常见到他 ，总听到他那宏亮
的叫卖声 ：

“ 卖——豆芽 ！”
这声音底气很足 ，没一丝一

毫羞涩 。

“
高
峰
”
不
高

文
/
何
高
峰

坏就坏 在 上 中 专 。出 出 进
进西安城 ，低头抬头俊 男 妙女 ，
“ 十 年寒 窗苦”，“考上学吃 白 馍
坐凉 房 底 下 ”的 岁 月 既 成 为 过
去，心里 的 花花肠子也就多 了 ，
瞅来瞅去 ，忽然 明 白 ：男 子 汉 的
高大 魁 伟 是 必须 的 、自 豪 的 本
钱，个子低那里去都不顺眼 ，换
个环 境 回 到 乡 里 也 不 得 安 宁
——半年 不见了 ，省城回 来 了 ，
谈兴 正 浓 ，兀 自 得 意 ，一 句 “怎
么没 见 长 个 呢”？大
煞风景 ，喘不过气来 。

好在发 育 的 年龄
抓紧 体育锻炼不用 尽
熬煎 ，篮 球 、单 双
杠、百米 跑 ，豁 出 吃
奶的 本事 ，待到考试
样样在先 ，老师吃惊

“ 大个大 ”汗颜 ，谁
知道 ，我是为 了 长个
呢，虽然 个子依然 。

倒霉 的是毕业那
年。“大麦不熟小麦
熟”，西安城里大龄
青年一大 串 ，学校里
却男 男 女女拉近乎 。
那日 ，花 园 里看书 ，猛抬头 ，
和一女孩 的 目 光相遇 ，原来是
邻班的那位 “红毛衣”呢 。平
日里未 曾搭言 ，可每见了 都先
把甜 甜 的 笑 送 过 来 ，令 我 不
安。从此 ，吃饭都忘 了 洗碗 ，
日日 去花园 里 。可惜的 是 ，那
棵树 几 片 树 叶 都 数 得 不 能 忘
记，树下终 无女孩 身 影 ，我有
贼心没有贼胆 。它 日 路遇她竟
与一 男 孩在街 前热热私语 ，勾
手搭 肩 ，我才蓦然醒悟 ：自 己

是什么 眉 眼 ，痴心妄想 。从此
也就铁了 心 ，把长个成为工作
重点 。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工
作后 ，用 78元 的 “电 子 增 高
器”，13块钱的 “物理增高鞋
垫”，大雪天抢着篮球汗 流浃
背，夜深 了 还要 吊 在 门框上实
践苏联什么人发 明 的增 高术 。
眼看着 不再有长个 的 年龄 ，不
会有 “蹿一蹿 ”的 奇迹，个子

还是没动弹 。
然而 ，男 大 当

婚，女大 当 嫁 ，我又
没“出 家”，还没开
始爱情的 实践 。走马
灯似的 约会 ，高跟鞋
蹩得我每晚烫脚还要
贴“伤湿止痛膏”，
可一 切都是空 白 ，我
还是次品 ，亏得有 多
年的 心理准备 ，否则
只有 自 尽了 。

夜深 入静 ，孤 月
残空 ，心里 好冷哟 ，
不由 想 起 爹 妈 给 的

“ 高峰”这个 名 字 。
明知 不 会 高 ，才 唤 作 “高
峰”，原是一种希冀呵 ！可惜
偏姓何，“高峰”也就成了 疑
问。

天机 道 破 ，于 是 淡 然 起
来，做一个正常人 。后来 结 了
婚，我问 妻 ，凭你的 才貌 ，怎
会爱 上一个 ‘残废’呢？妻
言：…世上 男 人有不 ‘残废’的
呢？谁都有个优点和缺陷。”
沧桑 苦辛 了 多 少年 ，我竟让妻
说了个明 白 ……

当今 市 场 八 大 怪 程兴 胜


